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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众称那桩恶行就是他主导的。


二零一二年仅五月～九月，沈北新区就发生十八起警察绑架、抢劫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。 


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，十八起绑架案中五人被非法判刑；五人被非法劳教； 三人被非法拘留看守所四十多天；两人被非法拘禁于派出所一天一宿；三人被迫流离失所。不法警察绑架过程中抢劫现金和财物累计人民币近二十万元，


当时为奚常海、王素梅辩护的唐吉田律师表示：沈北新区公检法在“二零零八沈北冤案”对法轮功学员审判，是对法律的亵渎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信仰迫害。   牛桂芳的律师谢燕益表示沈北新区公检法部门执法犯法，有关方面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故意制造冤狱之行径和手段拙劣，行径卑劣令人发指。 


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执法犯法迫害善良，已经被正义律师举报控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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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北新区公安分局局长金维民、沈北新区检察院检察长胡成山、沈北新区法院院长冯岩日前均调走离任。      


 他们在沈北任职期间，甘心做非法组织“沈北新区六一零”的傀儡，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，将“公检法”形成违法一条龙的模式，在沈北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绑架、起诉、判刑制造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。 


十四年来“沈北新区六一零”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，被其操控参与迫害的警察、官员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的血泪和灾难。


“二零零八年沈北冤案中”被绑架的王素梅，坚持做好人没有罪，要求无罪释放。沈北新区“六一零”头子孙永刚疯狂地叫嚣：“我判你十年！”结果善良的王素梅就被沈北新区检察院非法起诉；被沈北新区法院非法“判”了十年。


王素梅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。恶警恶犯用绳子将她四肢绑在床上，长达三年之久。右手被恶犯任霞用绳子勒伤，至今未愈。因她经常喊“法轮大法好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抻刑








截至2013年8月中，已有超过1亿44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


退党团队方法(小名、化名同样有效)：* 退党电话：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超龄的团队员也得退，退的是誓言。














在不久的将来，迫害必然会被终结，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和周永康等人的罪恶一定会被清算、也一定要清算，无论天涯海角、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定会追究到底！十三年的反迫害壮举显示出法轮功学员坚毅的信念：追究迫害元凶、严办恶人！这不是说说而已的口号、也不是政治诉求，这是让全世界民众见证的善恶有报的天理！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揪头发撞墙














法轮功学员邱铁艳，女，沈阳市沈北新区人，现年五十四岁，出生于铁岭。自修炼法轮功后，从一个沾火就着、得理不饶人的悍妇，转变为能够严格按照真、善、忍的原则修心向善、关爱他人的善良之士。然而，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迫害后，邱铁艳曾先后三次被绑架、关押，并被非法劳教、洗脑迫害。以下是她自述遭迫害的经历。 


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晚上八点多钟，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派出所巡防吕国清、杨某、马某强行绑架、拖入警车，衣服、鞋子被拖坏，我被恶警强行戴上手铐，绑架至蒲河派出所，强行搜身，拽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不许喝水、上厕所，十几个巡防轮番看管。


夜里十时左右，沈北新区国保大队大队长刘某一行四人穿便衣非法审问。刘某说：又是你，落到这里就不怕你不开口。其中一人说：到了二科你就不能这样了，怎么样？配合就从轻处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他们轮番审问了一个多小时，因我不配合他们，就给我铐在铁凳子上。 


当夜，国保大队的段庆祝、高大为及蒲河派出所的吴英伟、吕国清、老杨、老马等又非法闯入我家，抢走电脑，大法书籍，MP5，现金五百元和个人物品等，也没给收据。
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我被劫持到沈北新区国保大队，关进一个大笼子里，手脚都分别铐上，半蹲着不能动。没有灯光，长达一天一夜。次日，国保大队长刘某又带一行人非法提审说：挺好吧？说是不说？呆服了吧？！当时我走路困难，手脚都肿了。刘某还讽刺地说：你昨天打坐不挺厉害的吗？现在怎么这个样了？ 


接着我又被劫持到沈阳张士劳教所洗脑班迫害十四天，恶警见没有结果，于六月二十日将我劫回沈北新区国保大队，其中一人下车时和其他人说，凑点材料送走算了。大队长刘某没让我下车，在车里单独审问我：如果你配合我们是有好处的，工作、收入随你选。他看我不配合，就暴跳如雷地喊道：看紧点，先送走再说吧。紧接着将我拉去医院体检，体检后于六月二十日夜将我铐上手铐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（造化乡）。期间，所谓办案人白福成、吴英伟非法提审我三次，没结果。白福成说：你看看你的提审记录，零口供，怎么结案？ 


第三十七天，又有便衣来非法提审，其中一人自称是沈北新区法治学校的，说我们头说了，将你劳教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看谁厉害？


他们要我签字，我拒签，我说：我没有违法，是你们执法犯法，你敢留下姓名吗？他说：这个你问一点用也没有，你们的事不都是这么处理的吗？想讲理到美国。我问他通知家属了吗？他说：不管你那闲事。就随便叫来一个巡防代签字。  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以后，直到回家时，家人也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哪里。


我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我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。三个半      月后，恶警办案人白福成、吴英伟又来劳教所非法提审，问怎么样？这里好吧？还是那个问题，这样吧，你就随便说出几个假姓名也可以，配合一下吧，我们好结案，你的劳教日期再从新更正一下，能提前两个多月呢！怎么样？看我没配合， 白福成喊道：给你判少了，再叫你多呆几年你就舒服了。说完就气哼哼地走了。


马三家劳教所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认罪，否则就酷刑折磨、非法加期等等。参与酷刑折磨的恶警有马吉山、三个男警和大队长张君、张环、教导员张卓慧、张磊、张秀荣等几个女恶警，二十四小时轮番进行。法轮功学员王坦、王雪梅、孙桂芳、徐桂华、郝秋晶、王英琴都被上过抻刑，上抻刑最长时间长达九个小时左右。我到马三家劳教所时，法轮功学员王雪梅已绝食两个多月，王坦一个多月。我被大队长张君、教导员张卓慧、张磊、队长张秀荣威逼、强迫“转化”，恐吓签字、按手印。事后我清醒了，声明作废。


法轮功学员白天在车间干活，晚上还被逼看谤师谤法的录象，还要被逼写体会（大笔记本两本），还给不知姓名的人写作业凑数，还考试，还有一个星期答两次谤师谤法的试卷。二零一一年一次，辽宁省劳教局来人监督答谤师谤法的试卷，逼迫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得写，还有体检本，写的是戒毒人员健康档案，而全劳教所，在押人员近四百人，其中只有四人是吸毒者。 


在车间里干活每天超过六小时的工作量，干的活是做军大衣、森林迷彩大衣和消防灭火防护衣，由长春际华3504有限公司。车间外的活是装货、清理水沟杂物、开荒地等杂活， 还有警察王广云等人从家里带来的脏衣服（小孩被褥、鞋垫等）洗、做，干慢了还不行，还得保密。


    一天，我在车间干完活，想用白布抄写经文，刚写了十多个字，就被狱警董彬一手抢走，说：等队长来再说，这事要多大就有多大。次日早上，恶警王广云叫我去小库房谈话，我刚进屋，她就大打耳光、拳打脚踢，打累了就逼我写谤师谤法的两句话五十遍。我没写，第二天她到车间叫我面壁罚站，不准动， 不准喝水、不准上厕所，从早上七点到半夜十二点（吃饭除外），持续一个星期。我绝食抗议。恶警王广云见我还不写，就把我带到东岗——马三家劳教所女子劳教所专门迫害女法轮功学员上酷刑的地方，对警察张秀荣说：“又给你送来一个，她不听话。”又找来大队长张环、教导员张卓慧，张环拿着手铐边走边说：你看看你给队长气的，给我们找麻烦，有你的好吗？你以为都是你家亲戚呢？越熟越没用，收拾你没商量。来：抻刑。然后三个人上来就把我手脚分别用手铐固定在铁床上呈大字形，嘴用脏毛巾堵住，使劲用力抻，将我身体悬起来，大约三小时左右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在监舍、教室、活动室、食堂、车间里，恶警叫犯人监视法轮功学员，每隔两分钟就推打几下。警察王广云逼迫每个人每天背监规、唱邪歌，还得大声唱。发现声音小就集体罚站到半夜，罚一个星期。还让喊军训口号，声音小就继续在操场上练，占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练。 


在我出劳教所前一个星期左右，省纪检人员来劳教所调查劳教人员情况，通知我时，警察王广云威胁我不许说出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。 


一二年立冬后，三大队陆续进来一批从南方来的劳教人员，缺少棉被棉衣等御寒用品，劳教所就让出狱的人不准带回私人生活用品，都得全部留下，包括棉衣，劳教所还要所有在押人员捐衣物，写信打电话向家属要衣服等生活物品，人人都得“捐”，每人只允许留两套衣服，剩余上交，叫“献爱心”。





 














 


 次日上午九点，我被劫持到沈


 








被用胶带强行将嘴封上，令人惨不忍睹。 白天干活时间长（十二个多小时），还经常被王姓及犯人陈超、王东佳、张小丽、许萌萌、白新凤、于晓慧等毒打，晚上不让她睡觉。在恶警的指使下，恶犯焦岩等经常往王素梅的饭菜里掺杂不明药物。因迫害严重，王素梅身体每况愈下，二零一二年被监狱医院检查出血糖指标18，在二零一三年一月，她被调至老残监区，现仍在那里遭受迫害。 


奚常海， “二零零八沈北冤案”中被冤判十一年，在被非法关押沈阳监狱期间。被迫害出现高血压，糖尿病等症状，监管医院多次打电话给家属，让找沈北新区“ 六一零”副头目高洁办“保外就医”。 家属多次找高洁，人命关天，高洁拖了一年多才给办，现在奚常海经常眩晕，身边都不敢离人。


当年的沈北新区检察院检察长就是胡成山，法院院长就是冯岩，“二零零八年沈北冤案”就是他们 和孙永刚、高洁这两个没有法律意识，丧失人性良知的恶人共同制造的。冯岩














 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














